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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久
前
，
習
近
平
主
席
出
席
聯
合
國
成
立
七
十
周
年
系
列

峰
會
期
間
，
我
們
幾
乎
每
天
通
過
電
視
看
到
，
聯
合
國
秘
書
長

潘
基
文
陪
同
他
一
起
活
動
的
身
影
。
習
近
平
在
聯
大
講
話
，
潘

基
文
坐
在
主
席
台
上
；
習
近
平
向
聯
合
國
贈
送
《
和
平
尊
》
，

潘
基
文
與
習
近
平
一
起
揭
開
帷
幕
；
聯
合
國
舉
行
婦
女
峰
會
，

潘
基
文
又
坐
在
習
近
平
身
邊
。
潘
基
文
還
有
幾
次
開
會
時
與
彭

麗
媛
鄰
坐
。
這
不
是
巧
合
，
表
明
他
與
中
國
的
關
係
非
同
一

般
。

潘
基
文
此
人
，
我
在
韓
國
和
國
內
不
止
見
過
一
次
。
一
九

九
二
年
我
出
使
韓
國
，
他
當
時
任
韓
國
外
交
部
美
國
局
局
長
，

後
來
出
任
總
統
外
交
安
保
首
席
助
理
，
我
們
曾
多
次
見
過
面
。

大
約
二○

○

五
年
，
潘
基
文
作
為
韓
國
外
交
部
長
官
來
中
國
訪

問
，
時
隔
多
年
我
又
有
機
會
見
到
他
。
每
次
見
面
，
他
都
熱
情

誠
懇
，
和
藹
可
親
，
握
手
寒
暄
，
就
像
老

朋
友
一
樣
。

潘
基
文
出
身
於
韓
國
職
業
外
交
官
，

忠
清
道
人
士
，
現
年
七
十
一
歲
。
有
傳
聞

潘
氏
起
源
於
中
國
，
後
部
分
遷
往
朝
鮮
半

島
，
不
知
可
信
度
如
何
。
潘
基
文
畢
業
於

首
爾
國
立
大
學
外
交
系
，
經
考
試
及
格
進

入
外
交
部
，
從
科
員
做
起
，
踏
實
勤
奮
，

刻
苦
努
力
，
步
步
高
升
，
直
到
出
任
駐
聯

合
國
大
使
，
回
國
後
又
出
任
外
交
部
長
官

。
二○

○

六
年
，
潘
基
文
競
選
聯
合
國
秘

書
長
，
在
幾
個
候
選

人
中
，
他
得
到
中
國

等
安
理
會
常
任
理
事

國
和
成
員
國
的
支
持

，
順
利
當
選
，
二○

一
一
年
他
再
次
當
選

連
任
。潘

基
文
擔
任
聯

合
國
秘
書
長
後
，
深
知
重
任
在
肩
，
工
作

勤
奮
，
一
絲
不
苟
。
秘
書
長
面
對
大
量
國

際
事
務
，
情
況
紛
繁
複
雜
，
處
理
判
斷
不

容
絲
毫
有
誤
。
據
傳
向
他
彙
報
工
作
，
稍

有
失
誤
，
都
能
被
他
察
覺
。
他
通
曉
英
語

、
法
語
，
會
日
語
，
懂
漢
字
，
一
年
到
頭

，
除
聯
合
國
本
部
大
量
事
務
外
，
又
不
辭

勞
苦
，
奔
波
於
世
界
各
地
，
處
理
與
聯
合

國
有
關
的
問
題
。

作
為
聯
合
國
秘
書
長
，
潘
基
文
曾
多

次
訪
華
，
受
到
習
近
平
主
席
、
李
克
強
總

理
的
會
見
。
今
年
，
他
曾
參
加
波
蘭
、
俄
羅
斯
紀
念
二
戰
勝
利

的
活
動
，
這
次
又
不
遠
萬
里
，
前
來
北
京
出
席
抗
日
戰
爭
勝
利

和
世
界
反
法
西
斯
戰
爭
勝
利
七
十
周
年
紀
念
活
動
，
顯
示
了
他

在
複
雜
情
況
下
頭
腦
清
晰
、
明
查
事
理
的
水
準
。
日
本
出
於
不

可
告
人
的
目
的
，
多
次
指
責
他
作
為
聯
合
國
秘
書
長
應
嚴
守
﹁

中
立
﹂
，
不
應
該
參
加
中
國
的
紀
念
活
動
。
他
反
駁
說
，
聯
合

國
秘
書
長
應
嚴
守
的
不
是
﹁中
立
﹂
，
而
是
﹁公
正
﹂
。
他
不

止
一
次
讚
揚
中
國
對
二
戰
作
出
的
貢
獻
和
犧
牲
，
強
調
只
有
回

顧
歷
史
，
才
能
走
向
光
明
的
未
來
。

這
次
在
聯
合
國
成
立
七
十
周
年
系
列
峰
會
上
，
潘
基
文
陪

同
習
近
平
主
席
出
席
多
項
活
動
，
既
盡
到
秘
書
長
的
職
責
，
也

表
達
了
他
對
中
國
的
深
厚
情
意
和
無
限
期
待
。

讀《魚樂：憶顧城》
，在回憶顧城時，王安
憶類比卧軌的海子後說
： 「實際上，我們都是
—詩歌的難民」。 「
詩歌難民」四字恰如其
分地概括了顧城的詩人

生涯、生活，還有情感生涯。顧城喜歡戴着一
頂 「奇特」的帽子，用他的話說： 「當我完全
不在意這個世界對我的看法時，我就戴着這頂
帽子」。帽子給了顧城以某種象徵性的安全感
，也僅僅是象徵。顧城無時無地不在尋找一種
外在的依靠，比如其視北島若長兄，視舒婷為
大姐。其實，只要翻看顧城的那些照片也能有
所發現，顧城那游離空幻的目光和過於安靜的
表情，總是給人一種抽離現實的敏感與脆弱─
─詩歌中的那些堅韌，並沒有真正傳導到顧城
的現實生活中。

本書初版於顧城逝世二十周年之際，由舒
婷、毅偉、王安憶、陳力川、尚德蘭、大仙、
顧彬、顧曉陽、艾略特九位顧城生前中外友人
的回憶文章彙編而成。這些文章就像是文人版
的口述實錄，字裏行間沉澱了九位作家與顧城
生命的許多交集。此番再版，顧城好友、本書
編者北島新加入了鍾文與文昕的兩篇文章。有
必要提提文昕，作為顧城生命中另一重要女性
英子的舊友，文昕的視角有助於讀者更加全面
、深入地揣摩顧城、謝燁、英子三人關係變化

的蛛絲馬跡，並借此洞察顧城 「詩意棲居」的心路軌跡。
按照北島的說法，本書書名來源於顧城送給他的字 「魚

樂」。 「魚樂」典故來源於莊子與惠子間一段飽含哲理的對
話。顯然，顧城在這裏有自比 「魚樂」的用意，同時內心暗
含着不為外人理解的苦悶。 「魚樂」二字，只是他向北島這
位異姓兄長的一次文人式傾訴。

「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 「尋
找」二字不僅貫穿了顧城的詩歌創作之路，還有他的生活與
愛情。顧城尋找的不是一種安定的生活，而是遠離世俗的詩
意平靜，這也是為什麼在外人看來生活條件較差的新西蘭激
流島，卻成為顧城的熱愛。顧城並不是不在乎這個世界，他
不在乎平庸的世俗，有時甚至非常 「鄙夷那些 『滿世界都是
吃來吃去的嘴巴』」，可是他更明白： 「做一個人，就是一
個必須吃東西的東西」。也因如此，顧城的 「吃相」給圈中
好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是為應對那 「令人惱怒的」飢餓
，顧城常常不顧一切、機械地填保 「皮囊」；二是與其說顧
城對烹調知識外行，不如說他對食物功能的全部理解僅僅止
於滿足生理機能的能量輸送。簡而言之，吃飯只是滿足顧城
詩意棲居的一個必要但無足輕重的條件。

也所以，飢餓的顧城是一個矛盾體。一方面，顧城 「不
甘委屈，就算餓肚子，也不能忍受紅塵」之痛，另一方面，
顧城無法抗拒生理機能的需求。他渴望用自己的詩歌帶來思
想和生活上的變化，但不肯向世俗低頭，作出哪怕丁點讓步
。他同謝燁一起滿心歡喜地藏身條件異常簡陋的新西蘭激流
島，實際上是想借這種方式，表達對世俗的堅定鄙棄。他滿
以為尋找到了陶淵明筆下的 「桃花源」，可在此 「詩意棲居
」直至了卻終生，然而在兒子出生後，謝燁的母性爆發， 「
還俗」念頭日益突出，越來越想脫離這座孤寂的小島。而自
打決心堅定摒棄惱人的世俗後，顧城再也不願走上沉湎世俗
的回頭路。

作為顧城感情生涯中的第二個重要女人—英子，一度
給顧城帶來了新的希望。在謝燁日益抬頭的 「還俗」欲望前
，顧城渴望英子能夠給他以 「詩意棲居」的新動力。然而，
英子內心比謝燁還世俗。英子也許從未真正走進過顧城精心
構織的 「桃花源」，自然更談不上在此 「詩意棲居」，與顧
城終老。所以她選擇悄然無息地離開，為了卸掉道德的枷鎖
，他日還不忘給九泉之下的顧城潑上一盆道德污水。正因英
子的世俗，注定激流島不可能成為她的歸宿之地，反而像一
塊供她借力的跳板，這也注定顧城 「詩意棲居」夢想終將化
為泡影。正是出於這種不安定感，本就十分敏感脆弱的顧城
努力想抓住英子和謝燁，但他並沒有真正意識到，自己背離
世俗的道路太遠，世俗規則對他而言不僅生疏，甚至令他反
感厭惡──精神上的痛苦最終轉化為肉體上的悲劇。

用畢生精力尋找詩意棲居的顧城，帶着 「魚樂」的追求
，最終以一種極端的方式，將自己和謝燁徹底留在了激流島
上。二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們依然懷念顧城，不僅僅因為他
的詩歌，還有他那個 「詩意棲居」的執著夢想。

從洛陽黛眉山景區驅車返
回，我提議繞道新安縣城，去
品嘗暌違十年的新安美食。我
說，十年前我曾品嘗過新安燙
麵角，至今記憶猶新。燙麵角
就是燙麵蒸餃，而新安燙麵角

特別好、超級棒，一行人都鼓掌贊同。
來到新安縣最正宗的老王燙麵角旗艦店，我

們先要了豬肉燙麵角、羊肉燙麵角和韮菜燙麵角
各一籠。不一會三籠燙麵角上桌，但見它晶瑩剔
透、狀如新月，皮薄而不爛，每隻均有八九個小
褶形如百葉裙，好看極了。一嘗果然湯滿肉鮮、
濃香不膩，麵皮筋光、味美無比，同行的三位女
士完全丟掉美女的矜持，頻頻舉筷大呼 「好吃」
。畫家魏先生見多識廣，此時也大快朵頤。五個
人如風捲殘雲，很快將色香味形俱全的三籠燙麵
角報銷了。於是我又要了三鮮燙麵角、酸菜燙麵
角和野菜燙麵角各一籠，再買了幾籠準備打包帶
回鄭州。

席間與服務員交談，這位大姐年近半百，在
此工作已有三十餘載。她如數家珍道，新安燙麵
角創製於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年），至今已滿百
年歷史。最初是開封廚師任煥章與新安人王金斗
合夥，在新安火車站開店專售 「老任燙麵角」。

說起來，這裏還有一段傳奇故事呢。任煥章

當初在開封學徒時，一次發麵時誤將滾水倒進麵
盆，燙壞了發麵的劑兒，他害怕掌櫃的責怪，悄
悄將沒發的麵擀成麵片，將包子餡填進去，做成
餃子放到籠裏蒸，誰料蒸出的餃子味道棒極了，
掌櫃的一高興，將這蒸餃稱作 「燙麵角」，又把
店舖改名 「又一新」，從此生意格外興隆。此後
店舖卻經常遭遇一幫兵痞無賴白吃白喝和敲詐勒
索，掌櫃的一氣之下病倒了，他拿出五十兩銀子
送給任煥章，讓他另謀生路。任煥章輾轉來到新
安縣，結識了在車站賣水餃的王金斗。兩人一拍
即合，開始合夥經營 「老任燙麵角」。

由於他們的燙麵角食材精良、製作考究，其
燙麵餃麵軟皮筋、形若月牙且味美可口，很快享
譽豫西一帶，並在隴海線上出了名，贏得 「名揚
隴海三千里，味壓河洛第一家」之譽。

任煥章去世後，王金斗將字號改成 「老王燙
麵角」，後來其子王德法繼承父業，使這一風味
小吃得以發展。一九八○年，王德法應邀赴鄭州
傳藝並創新工藝，新安燙麵角開始聞名全國。

我想知道新安燙麵角的制勝秘訣，正好過來
一位四十多歲的師傅。他快人快語道： 「俺們新
安燙麵角從不保密，秘訣就是精選胛臀處肥瘦相
間的鮮豬肉，剁成肉丁，配以數十種特製調料與
原汁肉湯攪成餡，再用開水燙好精粉白麵、擀成
皮，包成月牙形的麵餃，上籠蒸十分鐘即大功告

成。」
我問： 「能介紹一下特製調料嗎？」
「這、這是俺老王燙麵角的秘密武器了。」

他沉吟片刻，笑道： 「反正包括大葱、生薑、韮
黃、白菜心以及食鹽、白糖、味精、料酒、醬油
、五香粉、小磨油等等吧。」

我知道，老王燙麵角作為洛陽市著名小吃和
新安飲食文化名片，多次被評為 「洛陽名吃」。
猶記得一九九○年北京亞運會時，新安燙麵角就
代表河南美食亮相，受到國內外人士交口稱讚。
我抬頭望見牆上海報，見演藝名家侯寶林、馬季
、常香玉、馬金鳳等，均品嘗過老王燙麵角，並
在店裏留下影像。二○○七年，還被河南省政府
定為首批 「河南老字號」，同年被洛陽市評為首
批 「非物質文化遺產」。二○一○年作為大陸飲
食文化名吃，在台灣中視《大陸尋奇》中播出，
在海內外引起巨大反響，每年來洛陽的外國遊客
也會慕名品嘗新安燙麵角。

服務員介紹，如今執掌老王燙麵角的第四代
傳人王坤，畢業於鄭州大學醫學院，現代醫學知
識與家傳獨門技藝的結合，使王坤率老王燙麵角
帶給廣大消費者更多的健康與美味。去年一位祖
籍洛陽的美國老華僑品嘗新安燙麵角後激動地說
： 「此乃我平生吃到的第一美味，中華飲食文化
可圈可點啊！」

聳立在湘西芷江的 「受
降紀念坊」，是中華民族抗
日戰爭勝利的歷史見證，又
稱中國的凱旋門，是當今世
界上六座凱旋門之一。

「受降紀念坊」因何建
在芷江呢？

如平型關、台兒莊等處一樣，芷江既是中國軍
隊痛殲日軍的福地，又是令日本侵略者傷心的地方。

抗戰期間的芷江，是重要的空軍基地，中國與
盟軍戰機屢屢從這裏起飛，轟炸敵人的陸地水上目
標，給予沉重打擊。一九四五年四月九日，日軍發
起 「芷江攻略戰」，兵分三路合圍芷江。中國軍隊
本誓死保衛芷江之旨，頑強據守近二個月，取得最
終勝利，斃敵一萬二千五百人，傷敵二萬二千三百
餘人，中外輿論譽之為 「中國的斯大林格勒保衛

戰」，芷江因此名揚四海。
同年八月十五日，日本自認戰敗，宣布無條件

投降。遵照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的命令，侵華
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指派代表，前往芷江洽談侵華
日軍投降事宜。

八月二十一日，日軍總參謀副長今井武夫帶
參謀、翻譯，按中方規定的時間、機型、航線、高
度、標識，在我國戰鬥機監護下飛抵芷江。

洽談投降會場設在芷江城東七里河橋磨溪口，
今井武夫向中國陸軍副總參謀長蕭毅肅呈上侵華日
軍駐紮圖，接受了有關投降各事的備忘錄。

二十三日下午，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召見今
井武夫，責令其轉告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必
須切實執行備忘錄規定的所有事項，不得有違。今
井武夫唯唯稱是，鞠躬退出。

「八年烽火起盧溝，一紙降書出芷江」。一九

三七年七月七日日軍挑起盧溝橋事變後，中國軍民
經八年艱苦抗戰，獲得最後勝利，迫使敵人在芷江
乞降。為讓後人永遠記住這揚眉吐氣的一天，芷江
縣長楊化育醞釀建造一個永久性紀念建築物── 「
受降紀念坊」，報請省政府主席王東原核准後，與
省府設計委員陳譽膺手設計。

一九四六年早春二月， 「受降紀念坊」破土奠
基，地點在日軍代表洽談投降會場原址的七里河橋
磨溪口。

時歷一年，結構雄偉、氣勢巍峨的 「受降紀念
坊」竣工。建築為四柱三拱門，高八點五公尺，寬
十點六四公尺，磚柱水泥石墩。整體造型呈粗重 「
血」字，寓中國人民打敗日本侵略者付出巨大流血
犧牲之意。

「受降紀念坊」五個大字高懸在中間拱門上方
，其上有蔣介石的 「震古鑠今」題額。

四隻柱面上有對聯兩副，中間一副是蔣介石所
撰： 「克敵受降威加萬里；名城攬勝地重千秋。」

另一副是李宗仁撰寫： 「得道勝強權百萬敵軍
齊解甲；受降行大典千秋戰史記名城。」

側門正面拱額 「布昭神武」、 「武德長昭」，
分別出自于右任、孫科之手；反面 「氣貫長虹」、
「名垂青史」則出於王雲五、居正之手。

紀念坊背面中門兩側還有何應欽的題聯： 「名
城首受降實可知扶桑試劍富士揚鞭還輸一；勝地
倍生色應推倒銅柱記功燕然勒石獨有千秋。」

坊背中間 「萬古流芳」，由湖南省政府主席王
東原題寫。

所有題額、楹聯均是紅底金字，象徵了中國軍
民浴血抗戰取得勝利，與 「血」字造型相配襯。

「受降紀念坊」後向左約五十公尺處，有三棟
木質平房，中間一棟，就是當年侵華日軍代表洽談
投降處的受降堂。

受降堂外牆上，大書 「和平永奠」四字。堂內
裝飾及陳列的桌、椅、沙發等均屬原物，按原樣擺
設。正面牆上張貼孫中山遺像，兩旁是黨旗、國
旗，上面高懸象徵勝利的 「V」字。中山先生像前
，置長方桌一張，標明 「受降代表席」及受降官員
姓名，對面放一條桌，標明 「投降代表席」及投降
代表姓名。

「文革」年代， 「受降紀念坊」曾遭損，一
九八五年抗戰勝利四十周年之際修復如初。中華民
族抗日戰爭勝利的標誌、不朽的歷史豐碑，永遠聳
立在光榮聖地芷江。

都
市
裏
的
人
都

說
自
己
忙
，
不
管
是

真
忙
還
是
瞎
忙
，
反

正
筋
疲
力
盡
，
步
履

沉
緩
。
我
也
不
例
外

。
這
個
雙
休
日
，
忙

着
工
作
上
的
事
情
，

還
要
趕
一
篇

業
務
材
料
，
真
的
讓
我
沒
有
以
前

的
輕
鬆
和
瀟
灑
了
。

可
不
，
今
天
市
工
業
設
計
成

果
展
開
幕
式
第
一
天
忙
下
來
，
我

一
頭
鑽
進
了
社
區
附
近
的
一
家
麵

館
，
點
了
一
客
白
切
豬
舌
頭
和
一

瓶
啤
酒
，
自
得
其
樂
地
小
小
開
懷

了
一
下
。
老
婆
和
孩
子
，
今
天
中
飯

和
晚
飯
分
別
去
喝
朋
友
的
喬
遷
喜

酒
和
親
戚
孩
子
的
滿
月
酒
，
我
落

得
個
清
閒
，
自
由
自
在
了
一
回
！

很
多
人
都
在
說
幸
福
這
個
詞

，
幸
福
成
為
了
人
們
追
求
的
人
生

目
標
。
但
什
麼
是
幸
福
呢
？
我
在

喝
啤
酒
的
時
候
在
想
這
個
問
題
。

小
麵
館
的
落
地
玻
璃
窗
外
燈
火
通

明
，
行
人
和
車
流
如
織
。
有
老
年

的
、
中
年
的
、
年
輕
的
夫
妻
在
散

步
，
在
我
看
來
，
幸
福
！
有
企
業

裏
剛
下
班
的
工
作
人
員
，
進
出
麵

館
將
就
吃
飯
的
，
在
我
看
來
，
幸

福
！
就
連
經
營
小
麵
館
一
直
忙
碌

的
小
夫
妻
倆
，
偶
爾
幾
句
對
話
，

在
我
看
來
，
也
是
幸
福
…
…

我
慢
慢
地
飲
着
啤
酒
，
偶
爾

夾
幾
塊
白
切
豬
舌
頭
，
就
着
蒜
泥
、
醬
油

、
香
油
、
醋
混
合
的
蘸
水
，
心
情
恬
淡
而

放
鬆
。也

許
你
覺
得
我
寒
酸
，
喝
酒
只
有
一

個
菜
？
但
我
確
實
覺
得
在
這
個
年
代
，
什

麼
沒
吃
過
？
用
得
着
大
碟
子
疊
小
碟
子
嗎

？
我
圖
得
是
簡
單
而
又
實
在
，
就
像
我
的

為
人
，
可
以
奢
華
，
也
可
以
樸
素
。
譬
如

今
天
的
晚
餐
，
我
要
的
是
簡
單
、
清
靜
的

意
境
，
慢
慢
品
味
人
生
悠
閒
的
時
光
！

其
實
，
幸
福
就
在
每
個
人
的
身
邊
，

它
就
像
影
子
一
樣
，
從
來
沒
有
離
開
過
你

，
形
影
不
離
地
在
你
身
邊
。
只
是
你
發
現

它
了
沒
有
？
發
現
它
的
眼
睛
就
是
你
的
心

態
！
何
謂
心
態
？
心
態
就
是
人
生

經
歷
的
昇
華
，
你
經
歷
的
事
情
越

多
越
曲
折
，
假
如
你
是
有
心
的
，

那
麼
你
終
究
會
發
現
，
你
的
心
靈

和
精
神
狀
態
就
會
越
豐
富
和
越
深

刻
。
直
到
有
一
天
，
你
覺
得
一
切

都
是
於
我
如
浮
雲
，
只
有
真
誠
、

灑
脫
地
生
存
，
才
會
發
現
愛
情
、

金
錢
、
名
利
，
其
實
就
在
我
身
邊

。
這
就
是
﹁眾
裏
尋
他
千
百
度
，

驀
然
回
首
，
那
人
卻
在
燈
火
闌
珊

處
﹂
的
人
生
境
界
吧
！

今
天
晚
上
，
我
就
着
白
切
豬

舌
頭
，
慢
慢
喝
完
了
四
瓶
啤
酒
。

有
人
以
為
一
客
白
切
豬
舌
頭

和
四
瓶
啤
酒
，
簡
直
不
屑
一
提
，

但
於
我
看
來
，
卻
是
幸
福
的
一
個

晚
上
。沒

有
經
歷
過
苦
難
的
人
，
不

知
道
甜
的
滋
味
；
沒
有
經
歷
過
人

生
曲
折
的
人
，
不
懂
得
平
淡
的
真

諦
。
有
首
歌
叫
做
《
像
霧
像
雨
又

像
花
》
，
那
是
描
寫
男
女
之
間
情

感
的
歌
，
我
卻
要
說
，
人
生
的
滋

味
，
像
淡
水
像
茶
又
像
酒
，
不
同

的
人
，
體
味
不
同
的
濃
烈
、
悠
遠

和
淡
泊
。
其
實
，
做
什
麼
都
有
代
價
的
，

人
生
還
是
需
要
自
律
和
珍
重
，
偶
爾
放
鬆

一
回
，
也
不
要
變
得
太
不
像
平
常
的
自
己

了
。

幸
福
，
就
像
一
客
白
切
豬
舌
頭
和
四

瓶
啤
酒
，
在
別
人
看
來
不
足
為
道
的
事
，

於
我
就
是
愜
意
滿
滿
的
好
日
子
了
…
…

中國老朋友潘基文
延 靜

﹁
詩
歌
難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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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就在每個人身邊
繆宇光

朋
友
圈
裏
過
節
前
就
﹁約
起
﹂
，
車
站
碼
頭
人
流
中
夾
雜
着
參

加
同
學
會
的
旅
客
，
街
頭
巷
尾
小
館
子
裏
打
上
﹁某
某
同
學
會
﹂
的

字
樣
…
…
剛
過
的
國
慶
黃
金
周
各
種
同
學
聚
會
扎
堆
，
與
旅
遊
、
自

拍
一
起
被
戲
稱
為
黃
金
周
﹁新
三
俗
﹂
。

一
次
同
學
會
，
也
許
會
讓
參
與
者
五
味
雜
陳
：
有
的
意
猶
未
盡

，
有
的
獨
自
落
寞
，
也
有
的
憤
憤
不
平
，
甚
至
有
人
抱
怨
不
再
參
加

同
學
會
…
…
在
筆
者
看
來
，
同
學
會
，
與
其
說
是
拚
酒
色
財
氣
，
倒

不
如
說
是
拚
一
個
人
的
心
境
，
大
可
不
必
鬧
心
。

同
學
會
，
只
是
一
次
同
學
再
相
會
（
帶
着
特
殊
目
的
而
組
織
的
同
學
聚
會
除
外
）
。

曾
經
的
同
學
，
再
聚
在
一
起
回
憶
往
事
，
體
味
曾
經
的
溫
暖
；
聊
一
聊
當
下
，
或
功
成
名

就
，
或
平
平
淡
淡
，
都
是
真
實
的
人
生
狀
態
。
對
於
同
學
會
，
有
不
少
人
反
感
少
數
同
學

藉
着
同
學
會
炫
富
、
鬥
氣
等
；
而
那
些
過
着
踏
實
生
活
的
人
，
多
少
也
會
覺
得
有
些
落
寞

。
其
實
，
大
可
不
必
生
出
﹁氣
﹂
來
，
更
不
要
因
為
一
次
同
學
會
而
影
響
到
了
自
己
的
心

境
。

聚
會
之
時
，
對
於
功
成
名
就
者
，
可
以
去
道
賀
，
也
可
以
有
些
許
的
羨
慕
嫉
妒

—

他
曾
經
和
我
一
樣
，
成
績
甚
至
還
不
如
我
呢
，
憑
什
麼
他
就
能
成
功
呢
？
除
此
之
外
，
也

不
妨
仔
細
想
想
，
自
己
是
否
有
過
同
學
那
樣
的
奮
鬥
、
努
力
。
有
人
分
析
，
同
齡
人
之
間

在
二
十
歲
到
三
十
歲
這
段
時
期
並
不
會
拉
開
很
大
的
差
距
，
但
過
了
三
十
之
後
，
有
的
人

會
很
成
功
，
有
的
人
只
原
地
踏
步
。
這
背
後
，
或
許
有
家
庭
的
緣
由
，
也
與
機
遇
有
關
，

但
更
重
要
的
是
與
個
人
的
奮
鬥
有
關
。
看
到
同
學
通
過
奮
鬥
獲
得
成
功
，
就
該
真
心
為
同

學
感
到
高
興
；
若
他
只
是
機
緣
巧
合
或
者
其
他
因
素
促
成
的
成
功
，
不
妨
自
嘲
一
下

—

他
只
是
機
遇
好
罷
了
，
犯
不
上
因
此
徒
生
悶
氣
。

當
然
，
參
加
同
學
聚
會
，
眼
下
的
﹁成
功
者
﹂
更
要
有
顆
平
常
心
，
少
一
些
虛
榮
與

驕
傲
。
同
學
會
，
不
是
人
生
的
秀
場
，
沒
必
要
炫
耀
一
時
的
風
光
。
再
說
了
，
奮
鬥
十
年

、
二
十
年
，
不
是
只
為
了
參
加
一
次
同
學
會
。
再
說
了
，
表
面
的
風
光
，
並
非
是
每
一
個

人
所
想
要
的
生
活
，
切
莫
因
為
自
己
過
去
活
躍
而
傷
了
同
學
之
間
的
友
誼
。

同
學
會
，
願
去
就
去
，
只
是
要
保
持
一
個
好
的
心
境
。
參
與
同
學
會
，
無
論
是
主
角

，
還
是
觀
眾
，
都
該
是
一
件
幸
福
的
事
。
當
真
正
失
去
了
那
些
陪
你
一
起
長
大
的
同
學
，

那
才
會
有
真
正
的
落
寞
。
同
學
會
後
，
該
幹
嘛
幹
嘛
去
，
讓
自
己
的
生
活
照
舊
。
最
後
，

真
心
希
望
同
學
會
不
要
成
為
新
﹁三
俗
﹂
之
一
，
多
留
點
初
心
。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星期五

文文史史
叢譚叢譚

燈燈
下下集集

飲飲食食
男女男女

人人生生
在線在線

外外
交交圈圈

自自
由由談談

﹁受
降
紀
念
坊
﹂
是
抗
日
戰
爭
勝
利
的
歷
史
見
證

（
網
絡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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